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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中的印度: 敏感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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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大国地位的敏感在印度洋海啸救援行动中显露无遗。南印四邦和安达曼－尼

科巴群岛属于重灾区，至少有15，000人丧生。不过，印度不仅拒绝外援，而且工作重

点似乎放在援救他国上。印度在灾后立即派出4艘军舰到斯里兰卡、3艘到马尔代夫、2

艘到印尼协助当地救灾，同时出动空军空投救援物资。 

媒体分析印度拒绝外援的可能是担心其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军事基地泄密，不过印度

驻美大使罗南森（Ronen Sen）的解释可能真正道破天机：“印度加入处理海啸危机的

‘核心国家集团’（还含美、澳、日、加、荷），因为我们是一个有主要能力的国家。

我们在印度洋有强大的海军。为什么叫印度洋呢？因为它一直是印度的势力范围嘛！多

么可悲，人们得透过印度洋海啸才意识到印度版图之大。”  

笔者以为，接受外援可能被印度视为影响大国形象的行为，尤其是考虑到印度还处于争

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关键阶段；显示印度的军事存在、表明印度洋是印度人的势

力范围，至少是考虑重点之一。当然，印度默认美国出现在其“势力范围”内，很可能

是由于布什总统吊唁时的一番话：“美国感谢印度在救灾问题上起领导作用。我们成立

能干的核心集团，十分强大的印度理应是成员。” 

印度大国地位的原动力

 

 

 

由上可知，印度对任何外部势力接近其边境都会产生本能的膝跳反应。实践中它时常对

小邻国恩威并施，施加谨慎的幕后压力，斩断它们引入外力的任何可能。不过，若考虑

到印度的历史文化、现实国情和战略思维，其敏感就不难理解。具体说来，印度大国梦

的原动力至少包含如下几点： 

首先来自英国殖民主义衣钵的传承。英国殖民者曾以印度为中心在东方建起庞大的帝国

体系。1947年印度独立后该体系基本瓦解。作为核心的印度觉得继承英国人留下来的遗

产乃天经地义，比如在次大陆的霸主地位、与南亚小邻国在外交和防卫上的特殊关系、

以及印度对中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印度洋更是被印度战略家私下列为印度的“内

湖”。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进一步阐述，“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成为全世

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

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西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

活动的中心。”   

当然，印度具备作大国的资本。印度的国土面积占世界第七，人口占世界第二，还扼守

着亚太地区大国的海上航线。美国学者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还提到，印度

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也使印度人觉得自己有对别国说教的资格。换句话说，辽阔的国土、

丰富的人力资源、优越的地缘战略位置则是印度大国梦的物质支撑，而其大国资本的

“软资源”则来自其历史和文化。2005年初辞世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迪克西特

（J. N. Dixit）曾这样分析：印度的领导地位自然也应当之无愧，因为：在亚非殖民

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印度第一个赢得独立，印度对这些国家的积极支持对它们的独立



和解放做出了贡献；亚洲许多国家的文化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印度应被视为亚洲社会

文化基础的源头。 

印度对区外大国的敏感还可溯源至印度国内的种姓制度。据斯蒂芬·科恩研究，这套制

度是根据个人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衡量他人、同时也被他人衡量的一种方法，这就是为

什么一个可能来自高种姓的领导人一旦遇到外国人对自己或自己的国家哪怕是一点小小

的蔑视，都会极为敏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敏感是自大与自卑的混合物。如上所

涉，印度虽十分担心美军在海啸救援后可能会赖在南亚不走；但在得到美国总统的恭维

后还是加入美国领头的“核心集团”。 

印度对外来势力可能会威胁其大国地位的担心，与印度战略家的思维习惯也有关系。印

度的国家战略文化深受“蔓荼罗圈模式”即“邻国圈理论”的影响。该理论源自古印度

孔雀王朝大臣侨底里耶的《政事论》，其假定存在许多土邦：任何一个土邦都有自己的

邻居圈，此时的友邻可能就是彼时的敌人；不能相信邻居，实力不足时就可以施展诡计

来战胜自己的邻国。 

 

 

新视角中的印度

 

 

 

作为印度“邻国圈”中的最大成员，中国长期被印度视为其大国梦的障碍和威胁。

作为互动的结果，中国人对印度的印象也比较消极，往往还带着莫名的优越感。 

虽然印度崛起与否见仁见智，但人们对它在冷战后迅速发展这点并没有争议。印度是中

国企业家尚待开发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在一些方面如金融市场、证券市场、软

件产业、大战略决策，印度有不少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 

印度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体”的自称不能算是吹嘘。比如2004年的第14届印度人民

院直选共有6.7亿人有投票资格和70万个投票站；由于人数太多，选举得分成4个阶段进

行，前后历时21天，规模之大实属罕见。 

尽管伴随些许暴力冲突和选民盲从，此次大选非常成功：在改革中获益不多的印度下层

百姓把踌躇满志的瓦杰帕伊政府选下台，平稳实现政党轮替。尽管曾经受到尼赫鲁的铁

腕治理、英·甘地的紧急状态的冲击，印度的议会民主体系从1952年稳定运转至今。尤

其是对照不时发生政变的南亚邻国后，印度的政治体制更值得尊重。虽然民主政体的相

互扯皮令人讨厌，而且印度的官场腐败也触目惊心；但这套体系能在一个落后的人口大

国扎根并正常运转，是印度为世界稳定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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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印度政府似乎认识到，与邻国没完没了的敌对影响到它的崛起；经济实力

才是决定印度能否成为世界大国的关键因素。比如，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曾称“经济增

长和发展抬高了印度的国际地位”，“世界正在冷战的废墟上构建新的全球秩序，印度

将创造性地订立外交政策和对外友好，目标是为印度在世界事务中赢得一席之地”，

“通过经济合作基础，印中关系取得进展”。 

印度学者拉贾·莫汉就印度的变化做如下总结：印度不再有低人一等的病态心理，而且

由于拥有核武器、改善对美关系、政治与经济尤其是IT行业的不断增强，印度现在可以

以一种全新的自信态度与中国打交道。 

当然，印度对中国战略的评估也有助其转向。据印度国防部拟定的《远景规划报告》，



印度认为“中国目前正着手经济建设，主要精力放在台湾海峡，未来15年内难以对印度

构成军事威胁”。 

尽管中印关系有所改善，但依然处于重塑新基础的过程——在尚未摆脱历史阴影的同时

探索双方的合作可能。换句话说，两国仍然在摸索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正常的”

中印关系至少应包括：（一）官方非官方交往的机制化。（二）边界争端被隔离出来，

谈判代表务实磋商寻求解决方案。（三）经济关系至少应形成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

（四）“中印敌对”与“中印合作”两端之间留存足够的空间，以便两国能够保留各自

对国际国内问题的不同看法。 

冷战后，印中两国在官方、民间交流方面虽然表现不俗，但这种交流的起点比较低，离

机制化的目标尚远；两国的边界磋商虽然已经进行多轮，但是印度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不

够，而且印度政治家的政治承诺可能受到国内舆论的有力挑战；两国间经济关系发展迅

速，但是目前双边经济关系水平仍比较低，更别说经济关系能构成双边政治和安全关系

的减压阀；两国总体关系还没有成熟到不受突发事件干扰方向的地步，友好和敌对之间

回旋余地还需要拓展。 

在印度的中国观中，如下观点也阴魂不散：中国与印度邻国“勾结”遏制印度的发展，

迫使印度纠缠于南亚次大陆；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目标可能指向印度，地缘政治上会对印

度不利；甚至有印度媒体渲染称印度的许多大河源自中国境内，处于下游的印度人可能

成为中国的“人质”，如此等等。 

研究表明，人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保持基本的信仰体系，倾向接收与其信仰体系

一致的信息，回避、抵制与自己基本信仰体系核心不一致的信息和材料。印度应该平静

地看待中国与其邻国的正常关系，中国方面也不能放弃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的权利。中

国学者唐世平的观点颇有见地：“中国在南亚的战略不是要遏制印度，而是要保证印度

在南亚的领导地位不威胁中国的利益。” 中巴友好是中国在南亚地区不确定性尚未根

除的前提下的一种有限的自我保护措施，它更是中国构筑周边安全环境努力中的一部

分。 

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曾就中巴关系的问题说，“只要它们不是针对印度，印度就不反对

它们的友谊。” 可惜，不少印度战略分析家的分析模式却是这样：只要中巴之间存在

友谊，它们针对的就是印度。诚如前印度驻华外交官帕兰杰佩所言：“德里的大雾是在

政治和心理上束缚着印度的人造出的一种雾，这种雾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中国的偏见和误

解……我们似乎更多的是从想象出发，而不是从政治方面考虑，而且热衷于让我们自己

蒙在陈旧的思想和过时的政策编织成的大雾中。” 

在印度彻底改变其“消灭巴方任何企图与印度平起平坐的声音”的做法之前，即使没有

中国的存在，巴基斯坦也会转向其他外部大国，这是国际政治的铁律。此外，中印关系

要彻底“正常化”，还有待于整个国际社会的“零和”安全观的根本变化。从这个角度

来说，未来的中印关系往“异中求同、和平共处、不纠细枝末节、携手共同崛起”的方

向发展是比较有前途的。 


